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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尤平家素无血缘关系，当年为了能调

来上海，万般央求还当场写下书面保证

仅在该房挂一户口并不入住，事实上来

上海后找到工作分到过房子，此时也提

出要分“一杯羹”。

美琴提出了一个分配方案，即自己和

儿子只拿 40%，其余的由这些亲友瓜分，

但是亲友们不依，主张平分或多分，协商

会开了几次，相互间电话打了多通，微信

发了无数，但始终达不成完全一致的协议，

于是补偿款被冻结。目前，已有两户向法

院起诉要求“权利”，何日开庭尚待通知，

而美琴则被房改组通知限期搬出旧屋即将

无家可归。这个烦恼怎解？实在令人唏嘘。

偿的政策被公布于墙上，按美琴家所处的

地段和房屋面积及各项补贴，美琴约可获

得各类补偿近 500 万元。这对美琴而言无

疑是天大的好事，然而烦恼也跟着来了。

以往很少见面甚至连电话也不打一

个、微信从不发一条的亲友瞬间都冒了

出来。由于该房的承租户主是尤平的母

亲亦即美琴的婆婆，其去世后未作更改，

于是“沾亲带故”的尤平姐姐、二弟媳、

三弟夫妇以及姐姐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儿

子等，都对这笔补偿款提出了诉求。其中

有的从未在此房居住过，有的仅仅挂了个

户口，其中最令美琴不解的是尤平姐姐去

外地时结婚的丈夫与其前妻所生的儿子，

美琴的烦恼

美琴是我初中的校友，比我低一届。

她的丈夫尤平是她同班同学，也是我的近

邻和发小。美琴自嫁给尤平，就住在尤平

母亲家一间石库门底楼十五六平方米的小

房间里。几十年过去了，尤平的母亲去世

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去了新西兰。前两年，

尤平突患癌症去世了，剩下美琴一人住在

这间房子里。

在此期间，美琴独自承担了这间租赁

公房的一切费用，没有任何人质疑美琴就

是这间房子的主人，美琴也从未想到会有

谁会对她的房屋主人地位提出挑战。

去年下半年，一个好消息从天而降：

美琴所住的小区被列入旧改范围，拆迁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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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得到两次机遇

我最大爱好是读书、码字，虽专职工作

也码字，但大多是等因奉此的公文，少有

发挥空间，没想到竟等来一次“自谋”岗

位机会。企业调整布局，三个单位合一，

人员呈现“三个萝卜一个坑”。我时值中年，

各方面看竞争上岗优势明显，却乘机提出

到没有编制、级别和职称的闲职岗位。领

导正为僧多粥少头疼，看我主动“让岗”，

马上谈话确认，并真诚地与我“约法”：“赞

赏主动让岗，基本待遇不降。”

从此我有了更多时间读书、码自己喜欢

的文字。几年里我广泛搜集新闻线索，采写

了上百篇、40 多万字的人物纪实，其中有经

历长征全程的老红军郭德琳，名闻遐迩的铁

道游击队第四任政委赵明伟（若华）等。我

还搜集茅以升建造钱塘江大桥史料、浙江铁

路发展和中共在浙江铁路开展斗争的各种史

料，撰写了近百篇 30 多万字的文章，分别刊

登在各种报刊上，部分文章还收录在两本文

史资料书籍中，并经关工委推荐，成为一些

单位青年职工读物。

其实我刚参加工作时也曾“自谋”过一

次岗位。当年我参加“夺煤大会战”准备下

井挖煤，却阴错阳差分配到矿山铁路修火车。

报到后大家都确定了工种、岗位，我却迟迟

没被落实。我要求设备排长钱师傅尽快落实

工种。钱师傅看过我的招工表：未满17周岁、

身高 1.6 米、体重 45 千克、初小文化。他微

皱眉头，问我自己想干什么？

当锻工我挥不动大锤，当车工刨工要踮

起脚尖才能操作，突然我瞥到正在机车顶部

气割工件、火花烟花般四溅的一位老师傅，

就信手一指说：“我想干这个。”钱师傅眉

头一下子舒展了，赶紧向那位师傅叫道：“老

张，你快下来，我给你送来个徒弟。”然后

笑着对我说：“我怎么没想到？你个子小，

干电焊工正合适。”

后来我对钱师傅那句“你个子小，干电

焊工正合适”的话，有了深切的感受。我们

维修的机车都是专为矿山铁路设计的袖珍版，

有一款“星火”型机车，轮子比解放牌汽车还小，

机车各部空间狭小，身材稍大的师傅们根本

钻不进去，个子矮小的我自然大显身手了。

人生中最幸福的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谋

生方式高度契合，我有幸得到了两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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